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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我和爱人回了趟乡下老家。临近中午，正在

打扫屋子内外的卫生时，邻居田姨提着一个篮子走了

过来，篮子底垫了一块蓝色的粗布，上面放了十几个

鸡蛋。

田姨快人快语地说：“听见你们家里有动静，赶紧

过来瞧瞧。这是刚从鸡窝里收上来的新鲜柴鸡蛋，拿

去尝尝，城里都买不到。”我接过来摸了摸，蛋壳上还

带着鸡窝里残留的温度。

刚送走田姨，张婶就走进了院子。她挎着个竹篮，

里面装了大半篮韭菜。新鲜的韭菜叶上还挂着露珠，

根部带着新鲜的湿土，应该是在菜园里刚割下来的。

“这都是自己种的，没打药，给你尝个鲜”。张婶话不

多，每一句都实实在在，透着庄稼人特有的朴实。

接过篮子，手指触到竹篾，微凉之间，我心里却涌

起一股温热。小时候邻里之间相处的点点滴滴，伴着

那份温暖在记忆中浮现出来。

我老家在山区，那时候山里很穷，每家的院子

都是开放的，没有高墙围起来，自家院子里说话，

邻居都能听到。做饭的时候，灶上水开了，锅里该

下粮食了，才发现面缸空了、盐罐也空了。母亲站

在院子里对邻居家喊道：“他姨，要是有盐有面的

话，我叫孩子去借一点。”话音刚落，那边就回了一

句：“有的，让小孩过来吧。”我拿着盐勺、拎着面

瓢小跑过去，甜甜地叫一声姨。田姨放下手里的

活，从盐罐中舀出满满一勺盐。又接过面瓢，从面

缸中装满一瓢面，小心地递给我并嘱咐说：“路上

注意安全，不够再来。”

乡村里的人情味，都融在了三餐四季的烟火日常

里。平时，各家都是粗茶淡饭将就过日子，偶尔改善生

活有好吃的东西时，母亲总会先盛出一碗，让我给邻

居送过去。我端着烫手的粗瓷大碗一路小跑，饭菜的

香气随风飘散，送到邻居手里时仍然是暖意融融。

就是这样你来我往的邻里相处，没啥稀罕的东

西，只有平淡如水的生活气息，却把邻里之间的心，紧

紧贴在了一起。

有一年开春，父亲在院子外辟出一块空地，母亲

细心地在上面种上了一些大葱，那年的大葱长得格外

好。母亲把葱一捆一捆打理好，送给左邻右舍。大葱也

就成了农家人凉拌、炒菜、调味佐餐的家常蔬菜，陪伴

着村里人度过了一段贫穷的日子。

每到农忙季节，如果哪一家劳动力不足、忙不

过来的话，邻居们见了都会主动放下自己家的活去

帮忙。记得那一年，我家里养了两头耕牛，需要犁地

时父亲总是先帮邻居家犁完地，然后才犁自家的

地。父亲说，都是乡里乡亲，抬头不见低头见，有能

力就互相帮一下是应该的。

长大后我离开了家乡，来到县城住进了高楼。厚

重的防盗门，把邻居们隔在各自的小世界里，大家各

自守着一方小小的空间，互不打扰。这些年，我也已经

渐渐适应了城里的生活，表面上看起来挺自在清闲

的，但心里总觉得空荡荡的，好像缺了点什么。

直到这次回老家，接过乡亲们送来的土鸡蛋、鲜

韭菜，听着熟悉的家常话，我才真正懂得了这些年内

心所缺失的，其实就是那份朴实的邻里情。

乡下的人情往来，是祖辈传承下来的厚道本分，

是刻在庄稼人骨子里的善良实在。在这里，不用处处

提防、事事算计，邻里之间掏心相见、和睦相处，每一

时、每一处都体现着庄稼人最淳朴的本心。

有如此温暖的乡邻之情，便会找到心灵的安宁，

这是人间烟火气中最踏实、幸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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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红尘
月嘉关

（接上期）

这一日上午，吕思跟随秦家班来到蜀郡境内的广

都县，县城内商贾云集，甚是热闹。秦家班众人在闹市

区找了片空地，很快将戏台搭建而成。角抵戏精彩纷

呈，吸引了许多游客观赏。

吕思在后台整理着戏服道具，秦明月表演过节目

后匆匆来到后台帮助吕思。他们身后，三男一女四个

同门瞧着吕思窃窃私语。

吕思抓住秦明月手中的戏服低声道：“这些活我

自己来，你还是在一边休息吧。”秦明月握住戏服不

放，向四个同门道：“师哥师姐，你们这是做什么，有话

直说，在背后嚼舌根有意思吗？”

其中一个面瘦男子道：“小师妹，不是我说你，吕

心田什么节目都不会，而且饮食起居还得我们让着

他，他每日只是做些没有分量的杂活，即使这样你还

要帮他，我们就是看不惯。”

秦明月冷笑道：“你们不是看不惯，是替人打抱不

平吧！我告诉你们，小吕子是我们大伙儿一起救回来

的，而且他还是我们最小的师弟，我就是要帮他，你们

也要帮他。听到了没有？”

面瘦男子不服道：“他可没有加入我们秦家班，怎

能成为师弟？”

秦明月跺脚道：“我说是，他就是，总之你们谁也

别想欺负他。”

那名圆脸女子道：“小师妹你别生气，二师哥说的

不是全无道理。另外，你就真的从来没有考虑过大师

哥的感受吗？”

秦明月气道：“我就知道是因为他，是他让你们这

么做的，是不是？”

梁山对秦明月的感情，众同门都瞧在眼中。吕思

到来后，秦明月对吕思越来越体贴，就连称呼也由

小师弟改成了小吕子。这一切梁山都看在眼里，终

日郁郁寡欢。

瘦脸男子排行老二，名叫赵阳江，他与大师哥梁

山的私交最好。梁山的变化他都瞧在眼中，他想替梁

山出气，因此处处刁难吕思。他听了秦明月的警告后

辩解道：“大师哥什么事儿也没有做，什么话也没有

说，一切都是我做的，你不可冤枉他。”

秦明月盯着赵阳江道：“二师哥终于承认刁难

小吕子的事实了，原来我判断的没有错，你们全无

同门之义。”

吕思向他们抱拳道：“你们不要争论了，都是我不

好，是我这身子拖累了大家，我心中也着实过意不去，

不过请你们放心，到了大雪山我自会离去。”

秦明月急忙握住吕思的手道：“小吕子，我不许你

离开，也不许你再说这样的话，答应我行吗？”

赵阳江道：“吕兄弟，你不要误会，我绝没有赶

你走的意思。我只是，只是……”他原本想说只要你

不与小师妹相好就行，但是，当着秦明月这种话岂能

说出口。

吕思聪明绝顶，他岂能不知赵阳江的心思，因此

轻笑道：“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只是我这身子不争

气，拖累了大伙儿，倘若日后有机会，我一定会报答

各位的相助之情。”

前台突然传来惊呼声，台下观众也都跟着发出惊

叹声，赵阳江等急忙奔向前台察看，秦明月拉住吕思

的手随后跟上。

原来梁山见小师妹每日与吕思谈笑风生，对自己

却愈来愈疏远，心中烦闷，久而久之身体日渐消瘦，精

神萎靡不振。今天他上台饰演“东海黄公”中的黄公，

在和七师弟饰演的白虎打斗时，由于注意力不集中，

被七师弟的长枪刺中前胸。

吕思来到台上时，秦苏子正向台下作揖赔罪，并

表示明日还将准时演出，请大家继续前来捧场。秦家

班的几个弟子正围拢在梁山身边不知所措，赵阳江

大声喝道：“都愣着干什么，还不快些将大师哥架到

后台！”

几个同门听后立时反应过来，合力将梁山架起来

向后台走去。吕思在转身时，突然见到台下有一个熟

悉的面孔正瞧着自己，心中一惊，再仔细看去，认出台

下之人正是“辣红梅”房婷，她的左右两侧分别站着

“盘龙松”文章鱼和“云中松”赵宇上。

“梅松三侠！”吕思心中暗道，“他们怎会来到此

地？”秦明月见吕思瞧着台下呆立不动，拉住吕思的手

道：“小吕子，瞧什么呢，我们快去看看大师哥。”

（未完待续）

父亲有一个皮革手提包，那个包陪伴了父亲很多

年，也留给我很多回忆。

我7岁的时候，父亲带着我坐大巴车去西安出差。

他把我安顿好后，先把提包抱在怀里，往被子里塞了

塞，似乎觉得不对，又挪到枕头边靠着，最后竟干脆把

包往铺位底一塞，用被子牢牢盖住。许是看懂了我的

疑惑，他小声说：“放那踏实，你快睡吧。”

第二天，下了大巴车后父亲摸摸我的头说：“昨

晚有人把我口袋里的钱掏走了，原本我都抓住他了，

可是想了想还是把他放走了。只要我的小公主和宝

贝手提包平安无事就好了。”我哇的一声哭了，紧紧

地抱着父亲。

转眼间，我就读到大学了。大一那年，父亲送我

去报到。办完手续回到宿舍后，父亲拉来椅子坐下，

长长吐了口气，满是疲惫，又带着点落定的松快。他

一只手按着凹下去的提包，一只手捏住拉链头，慢

慢地拉开第一层、第二层，手在包里停留了一会，捏

着一沓叠得整整齐齐的钱，慢慢抽出来，递到我面

前，脸上露出知足的笑，眼角的皱纹挤成深深的沟

壑：“入学手续终于办完了，这些钱你拿着，别亏待

了自己。”

那是父亲仅有的积蓄，我眼里噙着泪水，看着面

前这个年近50岁的男人，黝黑的脸上皱纹愈加深邃，

鬓角的白发又多了些。

岁月总在不经意间溜走，弟弟要结婚了。婚礼当

天，父亲还是提着那个手提包。李叔看到了，打趣地

说：“你今天的包格外大，都快走不动了。”父亲故意

挺了挺腰，拍拍鼓囊囊的包，嘴角弯成一道弧，笑着

喊：“可不是嘛，今天装的都是大喜事儿，比以前装啥

都重，也比以前装啥都甜。”

新人致辞的时候，父亲想拍照，他左手按稳桌

子边缘，右手抓着包带，胳膊往上撑，腰慢慢直起

来。然后，父亲拿出手机，盯着台上，随时准备按下

快门———这是他盼了好久的日子，哪怕腿疼，也要

把这一刻完整记录下来。宾客还沉浸在喜悦中，父

亲朝酒店大堂后方走去，提包里的红包要派上用场

了。他走得慢，一步一步挪着，可背挺得很直，旧提

包跟着他一摇一晃，撞在他腰侧，每一下都带着沉

甸甸的暖意。

父亲的手提包，从崭新到破旧，一直装着满满的

爱。就像父亲一样，从不说爱，却默默做了一切。

心安最是乡邻间
高长见

溢满手提包的爱
袁慧梅


